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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程度副词“很”的兴起与“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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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语史中，“甚”“很”在表示程度高的副词中占据重要地位，两者存在竞争替换 

关系。魏晋至元代主要用程度副词“甚”，清中叶及以后主要用程度副词“很”通过考察近代 

文献中程度副词“很”的使用情况，并结合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布，本文认为程度副词“很”的产 

生是自身语义演变与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扩散是从北向南推进的。在现代汉语中，程 

度副词“甚”在少数方言中有保留，但功能有限，基本出现在书面语中。程度副词“甚”衰退的原 

因有三：表义明晰性低；求新心理;“好不”“好生”“好”“十分”等程度副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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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发展史中，“甚”“很”在表示程度高的副词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据笔者所考查的语 

料，魏晋至元代主要用程度副词“甚”，清中叶及以后主要用程度副词“很”。程度副词“甚” 

“很”在汉语史上存在竞争替换关系①O程度副词“很”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部分方言中常用, 
而程度副词“甚”除了在少数方言中有保留且功能有限外，基本出现在书面语中。本文的目的 

有两个:一是在考辨程度副词“甚”“很”的产生时代的基础上,把“程度副词’甚’一程度副词 

'很的替换过程描写清楚“二是讨论程度副词“甚” “很”在历史上的情况和现代汉语方言中 

的分布，并试着对它们的关系作出解释，对程度副词“甚”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

—、程度副词“甚”“很”的产生时代

关于程度副词“甚”的产生时代，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种认为“甚”是上古汉语中 

的程度副词。如吕叔湘举《史记•管晏列传》：“意气洋洋，甚自得也”为证”1"117向熹举《左 

传•成公十六年》：“甚嚣，且尘上矣”和《孟子•梁惠王下》：“齐人将筑薛，吾甚恐”为 

ffio[0](pll6)杨伯峻、何乐士举《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臣之罪甚多矣”和《史记•管晏列传》: 

“意气洋洋，甚自得也”为证o[5](P076)徐朝华举《国语•晋语一》：“晋国惧则甚矣，亡犹未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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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认为:“作为专用于形容程度高深的词，‘甚’最晚产生在西周。”⑷《汉语大词典》冲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等辞书中也是首举先秦的例子。一种认为“甚”在中 

古汉语中才发展成为程度副词。李杰群认为:“只能充当帰的词才是副词。”她统计了《左传》、《公 

羊传》、《谷梁传》、《踰》、《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八部先秦古籍中“甚”的全部用例，指 

出“甚”作帰的虽然占全部用例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用得最多还是谓语，占全部用例的一半以上。 

特别是有的著作用作帰的很少,或者根本不用作状语。因此，“甚”不能认作副词，而应归属于形 

容词，古代汉语的形容词是既能作谓语，又能作帰的。在《论衡》中，“甚”仍然是主要作谓语，其次 

才是作帰和补语。因此，“甚”在东汉时期词性尚未变化，仍然是形容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甚”在《法显传》、《世禰语》、《百喻经》中作帰的比例高达05%以上。因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 

期,“甚”才发展成为程度副词”5李文的操作标准及结论得到杨荣祥⑷、付义琴的认可。吕雅贤 

也持类似看法《'先秦,，甚'在句中常做谓语、中心语和补语。所以，它是形容词而不是副词。它在 

句中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是形容词做状语。”[7]
苏颖、杨荣祥提出“状位形容词与副词作状语的鉴别属于词类辨析问题，主要依靠语义标 

准，同时辅以数据统计。一般来讲，形容词进入状位后，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意义与它在 

其他句法位置上的意义相同或变化不大，就说明这个词在状位仍然是形容词或有一部分用法 

是形容词,反之便判定它是副词o ”在分析上古汉语中的“甚”时，他们认为“甚”作谓语和状语 

语义上是同一的，表示“过分、严重”。此外，“甚”在《左传》中作谓语出现的次数接近作状语 

的两倍，《史记》(下)中状语用法大幅度上升，但只略高于谓语用法,“甚”是形容词无疑”9笔 

者同意这种鉴定标准。

与程度副词“甚”相比，程度副词“很”产生较晚。据太田辰夫考察:“’很’用作副词的例 

子元代能见到”“在元代还多写作'眼，”。70](p5I)学界普遍认同这一看法。程度副词“很(眼)” 

在元彳文献中的用例如：

(1) 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吴文正集•经筵讲义》)

(2) 事务眼多。(《元典章•朝纲》)

在文献语料中，“甚”除了可以在“甚+ VP(A)”结构中充当状语外，还不时出现在“VP 

(A) +甚”结构中。关于后一种结构形式中“甚”的词性，马建忠认为其用如静字而为表词(形 

容词叱刘丹青支持该说o[10](P25)杨伯峻、何乐士认为这是程度副词用在谓语后作补 

语O3104杨荣祥认为这种“甚”是形容词性的，是“甚”形容词用法的残存。“VP +甚”应该分 

析为主谓结构，“甚”是对VP的状态加以陈述、说明”6吴茂刚对杨文进行了商榷，认为“甚” 

是程度副词，程度副词可以充任补语o[I5](P205)对比分析，我们认为“VP(A) +甚”中的“甚”是 

形容词性的①。此夕卜，“很”在“得”后作补语的语义和用法与“很”在谓词前作状语的语义和用 

法很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汤传扬对程度补语“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推测程度补语 

“很”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向北向西扩散0[17]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本文仅考察状语位置上“甚” 

“很”的使用情况。

①饶有趣味的是，这种用法的“甚”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留存。据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60年版《现代汉语 

方言大词典》第2552页“甚”条:温州，表示“程度相当高”，和北京话的"很”接近，但多后置于被修饰的词语:该年十二月暖 

〜I你该套房宕买来便宜〜I该个工人提个意见有道理〜I我逮该起事干干爻打悔心〜。

175



二、程度副词“很”的发展及其与“甚”的历时替换

如前文所述，程度副词“很”最早出现在元代，字形还多写作“眼” o程度副词“很”在元代 

白话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如何，为此笔者调查了直译体白话《元典章》、《通制条格》;直讲体白话 

《经筵讲义》、孝经直解》;汉语教科书《古本老乞大》；《元刊杂剧三十种》、《全元散曲》等语 

料，结果如下：

表1程度副词“很（眼）”在元代部分口语性文献中的使用频次和组合情况

文献 频次
中心语成分

例证
形容词 动词 述宾词组 偏正词组 述补词组 兼语结构

元典章 48 23 5 19 2 3 3
生受搔扰欺负百姓 
不便当说的是交生 
受有

通制条格 20 10 3 4 1 1 1
宽费耗误了勾当不 

当 说的是 
生有

经筵讲义 3 3 0 0 0 0 0 好快乐快活
孝经直解 1 1 0 0 0 0 0 和顺
古本老乞大 16 13 0 2 1 0 0 近亏著俺不好
元刊杂剧 1 1 0 0 0 0 0 利害
全元散曲 3 2 1 0 0 0 0 憔悴搭负

结合表1及相关语料，程度副词“很”在元代的使用情况有以下特点：

一、 从分布上看，程度副词“很”大多出现在直译、直讲体白话和汉语教科书中，在元杂剧、 

散曲、南戏和讲史评话等纯汉语文献中则分布较少。

二、 程度副词“很”虽然在元代才出现，但其在语料中的组合情况却呈多元态势。“很”既 

可以修饰形容词，又可以修饰动词、偏正词组、述宾词组、述补词组以及兼语词组。

三、 从使用频次上看月很”主要修饰形容词，而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中,以单音节形容词 

居多。比如,在《古本老乞大》中月眼”修饰单音节形容词11例,双音节形容词2例。

四、 否定式只见“很+不+ AP”形式,未见“不+很+ AP”，如“很不便当” o
五、 与“甚”相比，“很”还可以修饰兼语结构o例如：
（3） 如今木八剌沙、许也速歹儿、张伯颜等卷起赍擎着圣旨，百姓每根底抽分羊口月艮教百 

姓每生受有，么道，礼部官人每备着大同路文书俺根底与了文书有。（《通制条格》卷十五）

据张海媚研究：“在表'使令’义上，唐代以前,主要以’使’’令’为主;宋金时期，，教（交）’ 

取代’使’’令’成为当时口语中表’使令’义的主导词oo［15］由此不难看出，相比而言，“教 

（交）”在元代是比较新的成分。汪维辉提出：“新词和旧词的组合能力是不一样的。一般地 

说，新词组合能力强，旧词组合能力弱;新词常常跟新成分组合，而旧词跟新成分组合就比较困 

难；旧词的组合关系多为承用前代的一些固定搭配。”皿网0-41）“很”可与“教（交）”组合，而 

“甚”则未见。“很” “甚”组合关系的对比再一次验证了此观点。

六、 杨荣祥提到：“近代汉语中可以见到不少’程度副词+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例 

子,，07］（p229）其所举的例子中即包含“甚”。然而限于研究材料，杨荣祥未对“很”进行细致地 

调查研究o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月很”同“甚”一样。例如：

（4） 价钱如常，人参正阙著《艮好价钱。（《古本老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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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程度副词“甚”在元代部分口语性文献中的使用频次和组合情况

（5）这个马如何？今春新骗了的，眼壮马。（《古本老乞大》） 

“甚”在元代的使用情况如何”笔者的调查结果如下：

文献 频次
中心语成分

例证
形容词 动词 助动词 述宾词组 偏正词组

元典章 95 55 4 4 38 1 重以为可伤风化不便当
通制条格 9 4 0 0 5 0 不便苦之
经筵讲义 0 0 0 0 0 0
孝经直解 0 0 0 0 0 0
古本老乞大 2 I I 0 0 0 好理会
元刊杂剧 5 3 I 0 1 0 分明孝爱钱
全元散曲 38 32 2 1 3 0 旖旎参杂可壮人气宇

将表2表0作对比，在《元典章》、《元刊杂剧三十种》、《全元散曲》等语料中，“甚”的使 

用频次高于“很”，这可能是受语体的影响;在《通制条格》、《古本老乞大》中，“很”的使用频次 

高于“甚”。在直讲体白话《经筵讲义》、《孝经直解》中，未见“甚”。这充分表明“很”在元代部 

分区域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

太田辰夫对副词“很（眼）”在明代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对明代文献笔者尚 

在调查中，还不能说些什么,但好像’很’用得很少,它变得大量使用似乎是从进入清代开始 

的。”［则単05）全面调查明代现有语料，副词“很（眼）”用得极少。凡见3例,《燕山丛录》1例，明 

末小说《明珠缘》2例。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出现副词“狠”1例。这表明直到明末清初 

“很”还尚未得到广泛使用。检《红楼梦》（前85回），副词“很”出现88例。这反映出清中期 

副词“很”已经广泛运用于北京话。为了更好地说明副词“很”在曹雪芹时代的北京口语中已 

经得到广泛运用,我们从叙述一对话体、组合搭配、人物三个方面对《红楼梦》（前85回）中副 

词“甚”和“很”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一）副词“甚”和“很”在叙述一对话体中的分布

我们将《红楼梦》（前85回）中人物之间的对话称之为对话体;叙述故事情节发展所运用 

的言语称之为叙述体。副词“甚”和“很”在叙述一对话体中的分布如下：

表3副词“甚”“很”在叙述一对话体中的分布

叙述 对话 总计

甚 48 33 74

很 2 86 88

总计 43 119 152

从表3不难看出，《红楼梦》（前80回）中“很”出现的次数比“甚”多14次,“很”“甚”之 

比是8 2：1；对话体中所使用的“很”占“很”使用总数的98%；对话体中所使用的“甚”占“甚” 

使用总数的45% /对话体中“很”和“甚”分别占对话体“很” “甚”之和的72%和28%。这些数 

表明 :

1 ■在《红楼梦》（前85回）中，副词“很”的使用频次要略高于“甚” o
2. 就“甚”而言,出现在叙述体中的数量要略多于对话体中的数量,具体比值为8 3:1。

3. 就“很”而言，与“甚”相反,出现在对话体中的数量远远多于叙述体中的数量，具体比值 

为43 “ ；对话体中的“很”占“很”总数的9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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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对话体而言 ，“很”占72%,“甚”占28%,这说明口语中“很”的使用要远远超过 

“甚”月很”“甚”之比为2.6：1。

太田辰夫认为:“ 一般地说月红楼梦）叙述部分的语言受文语或传统的白话小说所用的古 

白话的影响大些，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 “（红楼梦）不是用纯粹的言文一致的语体写成的。 

不止叙述部分，甚至对话部分也有相当的文语渗透进来o ”［ I5］（P0I6-0I4）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副词 

“很”在曹雪芹时代的北京口语中已经得以广泛运用应该是语言事实。

（二） 副词“甚”和“很”组合关系的考察

在红楼梦（前87回）中，“甚”可以修饰形容词、动词、偏正词组、述宾词组、介词短语等。 

“很”亦可修饰形容词、动词、偏正词组、述宾词组等。除此之外，“很”还可以修饰助动词、副 

词、述补词组等。由此可见,副词“很”已完全具备了 “甚”的语法功能，这说明“很”已基本发 

展成熟。

（三） 副词“甚” “很”在人物对话中的分布考察

我们对《红楼梦》（前80回）对话体中的“甚” “很”进行人物分布考察,选取代表性的人物 

19人列表如下：
表4副词“甚”“很”在人物对话中的分布

人物 甚 很 人物 甚 很

贾宝玉 3 8 贾赦 2 0
林黛玉 1 3 尤氏 0 2
薛宝钗 2 3 薛姨妈 0 2
王熙凤 1 12 湘云 0 5
贾母 3 14 ;春 0 2
王夫人 2 6 晴雯 0 3
贾琏 2 2 紫鹃 0 2
贾政 3 0

表4中的19个人基本代表各个层次。从表四不难看出：

1 -在对话体中,上流社会的男子,如贾政、贾赦等说“甚”而不说“很” O
2-只说“很”而不说“甚”的，均是女子,她们当中既有是上层社会的，如尤氏、湘云;又有是 

层的，如 。

3•主人公宝黛钗以及王熙凤、贾母、王夫人等人既说“甚”也说“很”,但“很”出现的频次 

要高于“甚”。

以上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红楼梦》中不同人物使用新旧语言成分的不同特点。太田 

辰夫认为：“（《红楼梦》）对话中知识阶级的男子的语言靠近文语,特别是对地位高的人用文 

语……” U5］（P0⑺上层人物贾政、贾赦等的对话中，只说“甚”而不说“很”；底层人物紫鹃等的对 

话中，只说“很”而不说“甚”。真正反映当时日常生活口语的当是后者。据此，我们可以推断, 

在当时的口语中月很”已经基本替换了 “甚” O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副词“甚”和“很”在《红楼梦》（前87回）中的组合搭配情况、叙述一 

对话体以及人物对话中的分布，我们可以肯定:在北京话中，副词“很”广泛运用于日常口语的 

时间应不晚于曹雪芹时代。

在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甚”基本用于书面语，但同时也保留在少数方言中，只是功能有 

限。在这些方言中月甚”通常置于否定副词“不”之前，凝固成“甚不”，表示“不太;不怎样” 

义。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甚不”条:西安、西宁。不太;不怎样：~好（西安）丨钟~准（西 

宁）o［I5］（P2550）｛汉语方言大词典》“甚不”条： ＜副 ＞不怎么，不很，不常。①中原官话。新疆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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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番~哭你~去1 ~熟1 ~好看I街上~去,—天在房子蹲底念书底呢。②兰银官话。新疆乌鲁 

木齐~来1 ~闹1 ~冷I ~亮丨天气~冷，毡筒不穿也不要紧o［20］（IP520）

三、程度副词“很”的来源和扩散

关于程度副词“很”的来源，前修时贤多有推测，但结论未达一致。纵观各家观点,影响较 

大的有三种：

王力指出：“副词’很’的语源颇不易明，大约也是从形容词变来的oO［0I］（P25I）李崇兴、祖生 

利亦持类似观点，认为:“副词’很（眼）’当由形容词’狠'变来。”［20］（P75）
太田辰夫指出：“（很）用作副词的例子元代能见到。但是只在某些文献中出现。可以想 

象是和蒙古接触较多的北方人之间使用的俗语。在元曲中也只是偶尔一用，恐怕汉人是不太 

使用的。在元代还多写作眼OO［10］（P25I）由上可见，太田辰夫认为副词“很（眼）”来自和蒙古人 

接触较多的北方的“汉儿言语”。

王国栓、宁彦红指出：“程度副词“很”从形容词虚化而来的说法缺乏语料的根据，而这个 

词是不是从蒙古语借过来是不定的。”型所以认为副词“很”替代了元代新出现的副词“眼”。

综上所述，程度副词“很”是从形容词虚化而来,还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抑或是两者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产生后又是如何扩散的？本节将着重讨论这两个问题。

“很”字始见于战国文字，《战文编》作猱。小篆作很。很是形声字。从彳，艮声。艮初形 

为人上有一夸大的眼睛，是见的反文。见为前视，艮为后视”24®4）《说文•彳部、：“很，不听 

从也。—曰行难也。一曰鳌也。”“很”的本义是违逆，不听从。如《庄子•渔父》：“见过不更, 

闻谏愈甚，谓之很。”再如《国语•吴语》：“今王将很天而伐齐。”韦昭注:“很，违也。”由此引申 

出“凶狠”义①。如《尚书•酒诰》：“厥心嫉很，不克畏死。”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太 

子痙美而很。”杜预注:貌美而心很戾。

“很”是一个具有程度量级的形容词,它虚化为表程度义的程度副词有其语义基础。吕叔 

湘指出：“从’凶狠’的意义派生’甚极’的意义，在很多语言里都有这样的例子，如英语的aw

fully ,terribly, dreadfully。” ［25］（P260）有学者还从其同义词的类同引申加以证明,如李崇兴、祖生利 

指出:《现代方言有用’蛮'作程度副词的。’蛮’、’狠'语义相通,两者转为程度副词的心理基 

础是一致的O，，［20］（P77）诚然，“很”从形容词虚化为副词有其语义基础。但从文献调查情况来 

看,程度副词“很”为何最早出现在元代？而且大多出现在直译、直讲体白话和汉语教科书中, 

在元杂剧、散曲、南戏和讲史评话等纯汉语文献中则分布极少。江蓝生认为：“元代的白话资 

料比较能观察到’汉儿言语'的庐山真面目。纯汉语资料如元人杂剧、散曲可以看到一些受蒙 

古语词汇和语法影响的痕迹。直讲、直译体白话和汉语教科书能够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 

真实面貌，尤其是汉语教科书。”卩6®" -沟由此可见，太田辰夫推测副词“很（眼）”来自和蒙 

古人接触较多的北方的“汉儿言语”不无道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程度副词“很”的产生当是 

自身语义演变与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刘金勤对程度副词"喂（很）”在元代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及其来源作了考察。刘文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 
"很”与“狠”本义迥异，仅仅是同音借词；另一方面说"狠”与“很”在汉代之前就已经产生，且由于本义比较接近而经常混 

用。刘文未能很好地梳理"狠”与“很”的关系。（参看刘金勤《程度副词"喂（很）”的共时分布与历时考察》，《长江大学学 

报）2612年第2期79~81页。。事实上，“很”与“狠”原本音义俱殊”《说文•犬部》：“狠，犬斗声。”段玉裁注：“今俗用狠为 
很,许书很、狠义别。”但由于字形的变化，俗书却或用"狠”为“很”，这是异形的借用。张涌泉认为：“唐代前后’狠’被借用 

作'很’的俗字。”（参看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215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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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辰夫对副词“很（眼）”在元代以后的使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说明:“不久，汉儿言 

语'消亡了，但其中一部分似乎变成普通话被继承下来。如现在常用的'很'元代写作‘艮’，在《元典 

章》及其他特定的文献中屡屡出现，但并没有普遍通用于各种文献……这就明确显示出’眼'在元代 

还没有成为普通话。”“'汉儿言语'在明初消亡了，可以推测取代它的是官话O［I5］（P205）按照太田辰 

夫的看法:随着元蒙王朝的灭亡，“汉儿言语”走向衰落月旦“很（眼）”却变成普通话被继承下 

来。太田辰夫所说的“普通话”指的便是排斥南音的官话。太田辰夫指出：“（很）在明代的文 

献中还不能说出现得很多。但是,它确实在北京话中使用,在文学作品中不大能见到,这大概 

说明它们是基于和北京话很不相同的方言的。”［I4］（P251）其所举的例证摘录如下：
（6）妇女淫曰浪起来，极曰很浪，又曰怪浪。（明•徐昌祚《燕山丛录•长安里语》）

徐昌祚，常熟人。《四库全书总目》云:“燕山丛录》……盖其官刑部时所作……末附以《长安 

里语》，尤为鄙俚。”徐昌祚在《长安里语》卷下云：“京师为四方之极，其语为海内共传。然中沦左 

稚①，不无一二侏离②。余鎳踱长安，日耳于市廛间语，得其可笑及与南音异者辄录之。”

《长安里语》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北京的方言俗语，因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北京话 

的语言面貌。根据上述分析，在明代月很”应该是北京话中的俚俗词。

聂志平认为:“明在北京建都以后，随着北京话影响的扩大，明末’很X'开始在北方话文 

学作品中出现，而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清朝旗人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广泛的使用。这反映出 

一种发展的过程。”勿聂文的观点是可信的。本文第二节对明末至清中期的语料《明珠缘》、 

《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前80回）等中“很”的使用情况之调查可与此说相验证。

《歧路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同时创作于18世纪中叶,它们的语言分别代表了当时 

的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北京官话。《歧路灯》中副词“很”凡见55例,其中有44例用于对话 

体月例用于叙述体;《儒林外史》中未见副词“很”。这说明副词“很”在当时已经扩散到中原 

官话区，但还未波及到江淮官话区。

《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跻春台》创作于清末，它们的方言背景分别是吴语、江淮官 

话、四川方言。《海上花列传》中副词“很”凡见6例，均用于叙述体;《老残游记》中副词“很” 

凡见77例,其中有54例用于对话体月3例用于叙述体;《跻春台》中副词“很”凡见4例，其中 

有3例用于对话体1例用于叙述体。这表明,副词“很”至迟在清末就已经波及江淮官话区和 

西南官话区，并在清末通语中普遍使用。将副词“很”在不同时期、不同方言背景文献中的使 

用情况做对比分析,不难推断出:副词“很”的扩散是从北向南推进的。

副词“很”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使用情况如何？为此我们进行了调查。《汉语方言地图 

集》（语法卷）第20条以“很今天一热”为例调查方言点里的“程度副词+形”的情况［25］（P20）o以下 

表5、表6是“很热”在省级行政区以及方言区一一次方言中的分布情况。

表5 “很热”在省级行政区中的分布

新疆 甘肃 天津 山西 宁夏 河南 陕西

方言点（个） 11 15 1 21 6 17 13
全省总调查点（个） 11 15 1 24 7 26 21
所占比重（百分比） 100% 140% 140% 88% 86% 65% 62%

云南 安徽 山东 广西 京 河北 四川

① 左稚:少数民族。

② 侏离:形容方言、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语言文字怪异，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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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甘肃 天津 山西 宁夏 河南 陕西

方言点（个） 9 26 17 25 I 10 6
全省总调杳点（个。 17 47 30 66 3 38 15

比重（百分比） 60% 55% 55% 38% 33% 32% 32%
江苏 内蒙 湖南 湖北 福建 江西 贵州

方言点（个） 12 2 10 3 5 6 I
全省Z调杳点（个。 40 8 92 32 66 87 17

比重（百分比。 30% 13% 11% 9% 7.2% 6. 2% 5.2%

表6 "很热"在方言区--- 次方言中的分布

兰银官话 中原官话 晋语 江淮官话 平话

方言点（个） 17 55 23 15 15
Z调杳点 13 88 48 42 36

比重（百分比。 94% 63% 56% 45% 44%
胶辽官话 冀鲁官话 西南官话 湘语 吴语

方言点（个） 5 15 23 5 15
Z调杳点 15 35 93 43 115

比重（百分比。 42% 34% 25% 15% 10%
徽语 $语 十话 粵语 客家话

方言点（个） I 7 I 3 3
Z调杳点 15 92 86 53 66

比重（百分比。 8.3% 7.2% 6.2% 5% 4.3%

从表5、表6可以看出：1.在省级行政区中，新疆、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绝大部分都说“很 

X” ；在方言区一一次方言中,兰银官话基本都说“很X” o江蓝生指出:J现代西北方言一一 

'汉儿言语’的活化石……真正能集中反映’汉儿言语’遗风流绪的是甘肃、青海、宁夏、陕西、 

新疆等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今天的西北方言是’汉儿言语’的流,它能够历经历史的沧桑 

之变而较好地保留'汉儿言语’的面貌o^^［20］（P352）将历史文献与活的方言结合起来看，太田辰夫 

所持的“副词’很（眼）’来自和蒙古人接触较多的北方的’汉儿言语’”这一观点再一次得到验 

证。0. 口语中说“很X”的方言点自西北向东南呈递减趋势，这与“很”的扩散路径相呼应。

四、程度副词“甚”消退的原因探讨

“甚”之所以消退,我们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

一、 表义明晰性低。笔者曾梳理过“很”在近代汉语阶段的使用情况：“在近代汉语中， 

'很' 的本义’违逆、不听从'渐渐消失，，凶狠'义成为主要用法,而在这一义项上，，很’与’狠’ 

通用。后来，，凶狠'义多作‘狠'，很’多用来表示程度高。由于’很’自身本义罕用，’凶狠’ 

义转移给了 ’狠’，作副词表示程度高便成为其在近代汉语中的主要用法,不会因义项多而产 

生负担过重的问题。”［8］而“甚”的义项和用法则较多,根据《汉语大字典》，“甚”在近代汉语时 

期的义项和用法有:胜,超过;正好,果真;代词：1 •表示疑问,相当于“何”、“什么”。2.询问原 

因,相当于“怎”、“怎么”；副词：8表示程度，相当于“很”。2.表示情态，相当于“诚”。真，实 

在。其中，“甚”的代词用法在近代汉语阶段很常用。因此，“甚”存在着语义负担过重的现象, 

表义明晰性受到了影响。诚如汪维辉所说:“词汇系统可能存在着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通过词 

义的分担来不断求得系统内新的平衡。一个词随着使用的频繁往往会引申出许多新的义项, 

词义负担不断加重,表义明晰性受到影响，这时就会把某些义项卸给其他词。”［词网7）另外，程 

度副词“很”在清代功能强大、用法活跃,这是它的另一优势。

二、 求新心理。张志毅、张庆云在分析义位演变的原因时提到了心理感情因素：“人们的 

心理包括多种多样的心理欲望:求新、求美、求省、求雅和求秩序等等。在语言使用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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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都是义位演变的永不停止的动因。符号形式越新颖，新奇价值越高，信息量越 

多。，O25]（p266 - 269）义位的演变如此，词汇的更替亦是如此。长期使用“甚”难免让人生厌。与之 

相比月很”则是语言的新生代，十分迎合人们的求新心理。如此以来，“很”替代“甚”也就自

。

三、“分外”“好不”“好生”“好”“十分”“万分”“怪”“老”等程度副词的使用。以上诸词产生于 

近代汉语中、后期。它们与程度副词“甚”“很”在语义上没有大的区别,均表高程度义。但这些词在 

使用中更为生动、形象、细腻，主观色彩也很强。随着它们的使用,“甚”便受到了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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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Deyree Advert "Hen” and the Decline
of Degree Advvrd "Shen” in Modern Chinese

TnguCeungpngu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th Shen ang Hen are 10.0113x1 deyree ahverks inXicating 

high deyree, ang there is a competition ang substitu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Before the Yuan 
Dynoty, the SSen was commonty used as the deyree ahverk- Bui since the miOdte of Qing Dypasty 
Hen is mXnty used as the deyree ahverk• Thmauh investioating the use of Hen io modem literature 
ang combininu with iis distriOution io modem dialecis, this esay attempis to prove that the uenea・ 

tion of the ahverk of deyree Hen is the resuti of self - Semitic evolution ang languaue contaci, the 
spreahing is from north towarks south. Sn modern Chinese , the ahverk of deume Shen onty appears 
io wUtten languaue-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ahverk of deyree Shen. Firtly , 
low cWym of meaning ‘Seconcdy , psychoWky of seeding new； Thimiy , the use of othee ahverks of 
high deyree such as " Hoo bn” , " Hoo sheng” , "Hao” , " Shi fen” , etc.

Kry worat: the ahverk of deyree; Shen ； Hen ；istom ； pmseni situ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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